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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桐乡望族

一笔闲话
郁震宏（七○后生人，桐乡市大麻镇人，任中华书局编辑三年，参与编辑《全元诗》、《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数十种。
曾在北师大文学院开设《楚辞》课）

宋元时期，桐乡 （当时为崇德县） 的名门望

族当首推莫氏。莫氏属于稀姓，但在桐乡却有两

支，而且均为望族，一支居县城 （今崇福镇），

一支居青镇 （今乌镇）。青镇莫氏为土著，县城

莫氏本钱塘人，两宋之际莫琮迁居崇德，莫琮生

了五个儿子：莫元忠、莫若晦、莫似之、莫若

拙、莫若冲。这五兄弟后来都中了进士，成为中

国科举史上的佳话，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五桂

坊”，这个地名至今还在。

莫琮五子登科，这样的福气不是一般人能有

的，《三字经》 里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

子，名俱扬。”宋朝人都把莫琮与五代时候的窦

燕山相比，其实，莫琮的福气比窦燕山还大，除

了五子登科，莫琮还有一个女儿，嫁给本县的陈

家，生了三个儿子：陈之纲、陈之纶、陈之经。

陈氏三兄弟又都考中了进士，正应了一句老话：

“三代不出舅家门。”

青镇的莫氏进士也不少，有莫抃、莫泽、莫

及、莫之御等，其中莫泽官至刑部尚书。桐乡陈

氏除了莫琮外孙家，还有一支也是名门望族，出

了一代名臣陈垲，字子爽，号可斋，官至资政殿

大学士，谥号“清毅”，《宋史》有传。陈垲的父

亲陈炳，本是福建人，因为在崇德县做主簿，爱

其风土之美，遂定居于此。陈垲的儿子陈铸，也

是进士，官都承旨。

崇福镇五桂坊里，除了莫氏，还住着一个望

族——蔡氏，南宋时期蔡开、蔡辟两兄弟都考上

进士，因此坊里又多了一个小地名，叫“桂华

里”。蔡氏祖籍福建仙游，南宋时期，蔡开、蔡

辟的父亲蔡材才始迁居崇德，蔡材是北宋名臣蔡

襄的八世孙。与蔡材一道迁居崇德的还有他的堂

叔蔡源，蔡源的后代中，有一支迁到德清县，后

来成为德清县四大家族之一。可以说，崇德、德

清的蔡氏是同根同源的。

如果说崇福镇莫氏是宋元时期崇德县第一家

族，那么梧桐镇徐氏毫无疑问算是第二家族了。

徐氏世居凤鸣里 （今梧桐镇），南宋时期，徐浚

与他的三个儿子徐远、徐逢、徐迈都考中进士，

徐浚的族弟徐纲，徐纲的两个儿子徐龟年、徐逢

年也都是进士，而且居官都颇著声望。史称凤鸣

里徐氏：“登进士科者相望，视他聚落为仅有。”

宋元时期，崇德县城里还有一个坊，叫“袭

桂坊”，是因陆氏而名。陆氏祖籍高邮，两宋之

际迁居崇德。南宋时期，陆氏出了陆埈、陆镳、

陆德舆等多位进士。

石门镇张氏也是宋元崇德望族。石门张氏分

两支——东张、西张，戴表元《石门张氏园》诗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写的就是

这两张。西张后来比东张出名，主要是因为西张

出了个张伯淳，他是元初名臣，还是赵孟頫的姐

夫。张伯淳，《元史》有传。

钱氏也是宋元崇德望族，钱氏分为钱林、洲

泉两支。按文献记载，吴越王钱镠曾寓居钱林，

发迹以后在钱林造了祖祠，由此蛛丝马迹来看，

钱林的钱氏跟吴越王可能是有点关系的。洲泉望

族钱氏确实是吴越王的后裔，钱昱是吴越王钱佐

的长子，按文献记载，他是第一个定居洲泉的钱

王后人。后来还有钱勰、钱文等名臣，都是宋朝

的地方名人。钱林以“钱”命名，洲泉本名“洲

钱”，也带有“钱”字，这里面可能是有点名堂

的，可惜文献不足，只能悬想了。

元朝时期，上市的俞姓也是地方望族，出了兄

弟举人——俞镇、俞锐，其中俞镇是乡试第一名，

也就是解元。俞氏本为开封人，宋室南渡后定居

杭州，宋朝末年，迪功郎俞应龙从杭州迁居崇德

县，他就是俞镇的曾祖父。俞镇的父亲俞天民，官

嘉兴路儒学教授，与著名文人邓文源为至交。

宋元两代，是桐乡历史文化上非常辉煌的时

期，名门望族林立，影响至今未已。除了以上所

举，还有李、贝、王、黄、辅、程、鲍等望族，

范厂长说：其他的望族，比如我们范家，你有空

到“相州画林”里去，边喝茶边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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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回探春说起贾府集体采购的头油脂粉质量低

劣，各房只能托人自行采购。可是，如果托相熟的下

人去买，东西质量就好；如果仍旧“使了官中的人”，

买来的便老方一帖。平儿回答，那是因为“官中的

人” 忌惮买办，“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

办事的人”。所谓奴大欺主，此一例也。

奴大欺主奴大欺主

春节前后，山上就有檫木开花，像碎金子缀在

尚是暗色的山坡上，山苍子也紧接着开花，它的金

色比檫木花淡一些。檫木高大，山苍子秀气。

这个时候去山里，辨不出檫木来，但是依旧可

见山苍子，它的叶子黄了，零零碎碎的黄叶子垂

着。山苍子长得不高，枝条也细，路边就有不少。

我停下来观察，枝条上有一粒一粒的果，摘了，用

手指捏碎，一股柠檬香味袭来，夹着一丝樟树的味

道，有些辛辣感。再采，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这好

像不是果啊，果不会这么软，是花苞，是预备在早

春要开的花。

就这样，我在山谷里提前闻到了春的气息。

山苍子的果在夏季就该成熟了，错过了。但

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我曾尝过山苍子的味道，在湘

西。我在那儿一家并不起眼的餐厅，吃过一道本

地做法的红烧鸭子，端上来，汤汁里还有绿色的整

粒胡椒，一筷子下去，哇，柠檬鸭呀。店主提醒，这

是正宗的“芷江鸭”。

是啊，柠檬鸭是广西菜，用酸辣椒、咸柠檬或

是柠檬叶、香茅、酸笋来调味，走的是酸辣风。但

是芷江鸭也有柠檬味啊，店主说那是木姜子的味

道，才知道原来那绿色的不是胡椒。

木姜子也就是山苍子，还有一个别名是山鸡

椒。木姜子和山鸡椒两个名字恰好概括了它的风

味，姜和椒，是辛辣的风格，但整体还是柠檬香。

那是我第一次吃芷江鸭，奠定了基础。往后就再

也没吃过那样味道的鸭子，即使在湘菜馆，有芷江

鸭，菜上来也没再见木姜子。把厨师叫出来询问，

他说他用了木姜子油，并说芷江鸭的拌料就是各

有不同，各家有各家的配方。那就没有办法了，已

经先入为主。

另外，我总觉得山苍子这样的东西，直接炖鱼

是有多么合适。有这样的念头，大概是哪里见

过。类似剁椒鱼头，可改为一半辣椒一半山苍子。

留待来年的夏日八月，我来小试一下。

山苍子在中国的分布很广，很多地方应该都

有它在饮食中的应用。像是福建有用山苍子的根

和枝来炖汤。因为山苍子在福建另有别名，是否

能对应上，有些不确定。

最后，稍微提一下山苍子油，很多高级香精香

水化妆品香皂，包括一些食品中的香味，特别是紫

罗兰香，都是从山苍子中来的。

植物星球
李叶飞（杂志主编，“植物星球酋长”）

山苍子

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26 年，

魔法动物学家纽特·斯卡曼德抵达纽约，在他不起眼的皮箱

里，装着各种神奇魔法动物。一个叫雅各布·科瓦斯基的麻瓜

（不懂魔法的人）无意间放跑了这些魔法动物⋯⋯最后纽特终

于找到了它们，提着箱子带着动物们离开了纽约。

纽特后来写了一本书《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作品一问

世，就被指定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教科书。那么问题来了，

纽特的这些神奇动物后来去了哪里？

我们从哈利波特的系列故事中不难推断，这些神奇动物

在几十年以后像渡渡鸟（Dodo）一样灭绝了。

正是这些动物的神奇特性，使得它们难逃灭绝的命运。

它们注定会成为偷猎者疯狂追逐的目标：嗅嗅（Niffler）热爱

一切闪闪发光的东西，它擅长收集金银珠宝；鸟蛇（Occamy）

的蛋壳非常美丽，它有着白银的质地（雅各布就是用它向银行

抵押获得贷款）；护树罗锅（Bowtruckle）会开各式各样的锁

⋯⋯

那么这些神奇动物怎么样才能逃过灭绝的命运呢？经济

学的思考方式或许能让我们学会比魔法更有用的东西，以解

开这个难题。

假如毒角兽（Erumpent）生活在你的村庄周围，他的大犄

角能刺穿一切物体，而且内含毒液会让任何被注入的物体爆

炸。虽然它一般不会攻击人类，但是也会对庄稼和房屋造成

严重损害，而它周围的村民并没有因它获得好处。当你听说

伦敦的黑市每头毒角兽卖到五万英镑，你也许会考虑怎么样

才能抓住这个大家伙。

经济学为拯救濒危动物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见解，保护策

略必须和神奇动物生存区域的人的积极性一致才会有效。也

就是说，给当地居民一些激励，使他们希望这些动物活着，而

不是死去。如果全世界的魔法迷都愿意付高价观赏毒角兽，

那么当地居民就能从旅游业中获得好处，人们就有动机积极

保护这种动物。

现实世界中，哥斯达黎加就是这么做的，该国将25%以上

的国土设为国家公园，每年的旅游收入超过10亿美金。

另一个办法是让神奇动物私有化。2013 年，官方估计南

非白犀牛数量达到 1.89 万头，这其中属于私人就达 5000 头。

这些犀牛私人所有者雇用武装人员像保护金库一样 24 小时

保护白犀牛，他们还在犀牛角中加入 GPS 定位器。虽然他们

并不会像纽特一样真心爱着这些神奇动物，这只是出于个人

利益的考虑，但这不妨碍他们尽全力保护这些动物。

人们通常还会想到的保护方法就是禁止交易，比如宣布

雅各布拥有鸟蛇蛋壳这类行为是违法的。但现实世界通常比

魔法还要复杂，比如 1990 年，国际市场上犀牛角的价格仅为

每公斤 1000 美元。在禁止犀牛角交易后，到了 2013 年，犀牛

角每公斤标价到了 6.5 万美元。这个价格超过了黄金和可卡

因，这时，禁令就成为逆向激励，让偷猎者和走私者为了犀牛

角更加疯狂（这有点像上世纪20年代美国的禁酒令）。

南非的环保部门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办法，他们认为黑犀

牛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它们的犀牛角非常值钱。如果没有

犀牛角，那么人类很可能没有理由再猎杀这种动物。于是一

些环保部门的官员开始捕捉黑犀牛，并把它们的角锯掉，然后

将其放归大自然。

那么这种方法有用吗？经济学家指出，偷猎者仍然会捕

杀无角的黑犀牛，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碰到同一头犀牛而浪

费时间，同时这也使现存的黑犀牛角价格更高，越发使得黑犀

牛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纽特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告诉我们神奇动物吃什么，如

何饲养，而经济学则告诉我们要阻止人们捕杀神奇动物，关键

不是了解这些动物的特性，而是洞悉人的行为。

好奇心
岑嵘（媒体人，对一切事物都怀有好奇之心）

神奇动物去了哪里

上篇说到，每天下午四五点多的时候，泊岸卸

货的轮船，把码头变成了一个集市。孩子们在杉

木、竹排、水果担之间穿梭，乘客下船，顾客买货，

到处一片忙乱。那个时候船员们也没闲着，他们

还要洗船。

他们用水桶从江里打捞江水，一桶桶冲遍船

里每个角落，瓜子壳、果皮、塑料袋，纸屑，混杂在

洪流中消失。船身变得锃亮。洗船这件事，不知

怎么让人觉得很有快感，轮船仿佛巨人那样抖了

抖身上的水珠，仿佛经过这一番大刀阔斧的冲刷，

让人注意到它的伟岸。

我呆呆地看。看到船员们洗完船，各自回家

去了。各种货物被他们的主人送往真正的市集。

追逐的小孩重新发现新的目标。码头安静下来，

轮船也安静了。这就是那些在深夜里发出“扑扑

扑”声响的其中一只吧。从江的上游很远很远处

开来，它经过的那些很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

呢？很远的地方，一定是美的。

如果有时光机，我要向那个时候的我，介

绍一本叫 《白轮船》 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小

孩，每天都在岸边用望远镜看着伊塞克库尔湖

上的白轮船。白轮船出现了，它有一排烟囱，

船身长长的，雄伟而漂亮，它在湖上行驶，就

像在琴弦上滑过似的。他立刻断定，他从未见

过面的父亲，伊塞克库尔湖上的水手，正是在

这条白轮船上。

童心至为辽阔。看似不着一物、一无所有的

童心，很可能有着的超出我们想象的理解力。它，

一定能理解另一个处于截然不同的命运中的孩

子。即使从未走出过小城一步的孩子，很可能比

走遍名川大山的成年人，更能理解“远方”是什

么。在每个看洗船的黄昏，在每个听着轮船汽笛

声的夜晚，江边的孩子独自想象，独自回味。他们

不觅知音，不需理解。像自学成才那样，建构了自

己的远方。即使从未走出小城一步，也不会有逼

仄的童年，因为，日复一日的，对辽阔事物的想象，

喂大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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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至为辽阔


